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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強知大笑道；
「小姐不必著急，金大俠是成名的射

手，人家自然有辦法，否則怎能在江湖上享
此盛名！」

金蒲孤淡淡一笑，抽出一枝金僕姑長
箭，瞄都不瞄，信手搭在弦上射出，錚的一
聲，釘在粉牆上。

諸人連忙過去檢視了一下，卻沒有人作
聲。

駱強趕緊過去問道： 「怎麼樣？」
呂子奇歎道： 「六十丈外取峰作鶴，能

夠命中已經是了不起的手法了，何必還講究
什麼仁者之射呢……」

駱強看了一下大笑道： 「金大俠果然仁
心俠懷，連一頭殘翅野蜂都不捨得傷害，箭
簇離蜂身祇有毫米之差……」

駱洛仙撅起了嘴，以帶哭的聲音道：
「金大俠！你輸得太冤枉了！」

金蒲孤知若無其事地搖了過來，拔起長
箭道： 「果然是差了一點……」

呂子奇獨自替他掩飾道： 「金大俠以迴
風箭法見長，初試射急直箭，自然無法取
準，不過這毫米之差，已經很不容易了！」

駱仲和心中自然覺得很高興，可是口中
也為金蒲孤稍留餘地，笑了一下道：

「金大俠是想稍微擦傷一點蜂尾，而這
蜂尾又在不停在扭動，取準自是不易，大俠

上場大勝，這一場小負，算起來不過是扯平
而已！」

駱洛仙道： 「爹！你還要比下去？」
駱仰和笑道： 「自然了！現在祇是個平

手，既然比，總要走出個高下來……」
駱洛仙急道： 「那下一場應該由金大俠

出題目了！」
駱強冷笑道： 「這一場的題目好像不是

我們出的！」
金蒲孤突地一笑道：
「駱先生法眼定評，在下自然沒有話

說，不過在下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駱仲和一笑道： 「大俠有何指教？」
金蒲孤道： 「先生這一場判在下落負，

不知以何根據？」
駱仲和一怔道： 「難道大俠還不認輸

嗎？」
金蒲孤含笑指著駱強道：
「正如貴管家所言，輸要輸得服氣！因

此在下必須問個明白！」
駱強大叫道：
「姓金的，辦法是你自己定的，你為什

麼不服氣，雖然你這一方面手法不熟……」
金蒲孤道： 「手法熟不熟是另一個問

題，我既然提出來，自然不反悔，可是你憑
那一點獲勝呢？」

駱強叫道： 「我射中了！」

金蒲孤笑道： 「你祇射中翅膀，距離蜂
身也有毫米之差的距離……」

駱仲和也不禁沉下臉來道： 「你們的距
離中是一樣，可是蜂翅究竟長在蜂身上……
」

金蒲孤含笑舉起那枝長箭道：
「這蜂刺是不是長在蜂身上的，假如先

生說一個不是，在下甘心認輸！」
那閃亮的箭族上沾著兩三分長的一枚黑

色細刺，先前大家沒注意，經他展示之後，
一個個都呆如木雞！

駱洛仙首先叫起來道： 「金大俠；你怎
麼不早說呢！害得我直替你著急……」

金蒲孤微笑道： 「在下與府上較射，小
姐竟站在敝方，倒使在下感激不盡！」

駱洛仙滿臉飛紅，低頭不語。
駱仲和卻頗不是滋味地強笑道：
「金大俠真愛開玩笑，勝券在握，卻故

意拿我們尋開心！」
駱強的臉色也是一變，繼而冷笑道：

「認曉得這一枚蜂刻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金蒲孤的臉色也是一沉道：
「我早想到你會有此一說，所以才預留

一著，現在我提出確切的證據給你看看！」
說完先取下駱強釘翅的那頭野蜂，拔下

他尾部的長刺，然後再取下自己的那頭野
蜂，在尾部拔出分許長的斷刺，最後用自己
箭上的蜂刺拼湊在斷刺上，兩枚蜂刺都約莫
在三分左右，長短相同。

金蒲孤這才一笑道：
「即使我想事先準備，也不會這麼湊巧

吧，我故意留下這分許斷刺不取，就是為了
叫你無法再找別的理由挑剔。」

駱強惱羞成怒，大叫道： 「姓金的！算
你贏了！」 （一五二）

野村家位於村子的西邊，和我們田治見家是
村裡幾乎勢均力敵的大戶。家長莊吉看起來就是
一副一家之主的樣子，沉著穩重，說話和和氣氣
地，年紀大概五十歲左右。但是，當美也子介紹
我時，剎那間他露出好奇的表情，當然，他很快
地又恢復正常。接下來就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哥
哥和外公的葬禮一直辦到隔天傍晚才結束。在神
戶時，我將外公的遺體迅速地火化，再把骨灰帶
回來，但是這裡的人一般都習慣土葬。

田治見家的墓地在房子後面八墓神廟的下
方。我們在墓地上挖一個洞，把哥哥的棺材放了
下去，我是第一個把土撤到棺材上的人，當時我
心中有一股好像失去重要東西的失落感，至今都
還印象深刻。

下葬完了回到村子，就在葬禮最尾聲的法會
上，美也子來到我身邊。

「辰彌。」
她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直呼我的名字。
「我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你有空嗎？」
「啊，是什麼人？」
「我也不太清楚他是誰，從神戶回來以後，

我就看到他在我們家。聽說他是我大伯的舊識，
到這附近來辦事，順道到這裡來，在我家逗留幾
天。他的名字叫金田一耕助。」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金田一耕助是什麼人，
而美也子好像也不知道。

「那他找我有什麼事？」
「這個嘛，我也不知道，他說想和你私下談

談。」
我的心中一陣混亂，我猜想他可能是警方的人。如果真是這

樣的話，我也沒有道理不和他見面。
「請他到那邊的和室去，我在那邊等他。」

為了避免橫生不必要的枝節，我選在人跡稀少的和室等他，
當他一個人微笑地走進來，我抬起頭看到他的第一眼時，我不禁
懷疑跟前這個人是不是我要見的人。因為我一直認為我要見的
人，是一個相貌堂堂、風采翩翩的男士。

「打擾了，我是金田一耕肋。」
他很有禮貌地跟我打招呼，我趁這機會仔細地打量他。
金田一耕助的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個子矮小，頭髮蓬

亂，怎麼看都不像是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再加上他穿著一身破舊
的和服，著起來頂多像是個村辦事處的書記或小學老師。他說起
話來還帶著濃濃的鄉下口音。

「哪裡哪裡，我是辰彌。請問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啊，有些事情想請教你。」

金田一耕助一邊微笑，一邊用他那銳利的雙眼打量著我。
「在這個時候提這些事，實在很不妥當，但是你知道村子裡

的謠傳嗎？」
「你說村子裡有謠傳？」
「是關於你哥哥的死，村子裡到處散佈著奇怪的謠傳。

我聽了不覺緊張起來。雖然我沒有親耳聽到那謠言，但是由
於昨天聽到濃茶尼姑所說的話，我不難想像出那些關於哥哥的奇
怪謠傳，更何況我自己也對這件事感到懷疑。 （三十九）

張澄江道： 「往日是通家子侄，還可假借；今日乃翁婿至
親，名分有在，豈敢僭越？」華刺史聞言，笑而不答，彼此謙之
再三，華刺史也無可奈何，祇得說道 「老夫昨日示愛，權借兩兄
作退兵之計，婚姻之約，尚容思議，兩兄何以這般認真？」顧躍
仙道： 「老先生何出此言，天下事皆可以行權，曾未聞權作夫婦
之禮。令愛小姐雖是千金艷質，晚生輩亦非碌碌庸人，若恐胸中
抱負疏淺，聽憑老先生當面考試便了。」

華刺史道： 「老夫所以疑俟之故，正為此耳。觀兩兄人品氣
概，自是高才飽學，老夫信之久矣。但小女輩，病在略知文墨，
都要老大當面請教一番，他才深信。」張澄江道： 「如此極妙。
且擇人而事，自古賢女皆然，請老先生即刻命題給韻，限以時
刻。」華刺史道： 「如此請坐了，待老夫進去就來。」華刺史忙
進內宅，向華夫人道： 「那張、顧兩生，十分將婚姻之事認真，
情願面試。夫人你可速去分咐廚子，將酒席擺在大廳上，將屏門
邊都掛了簾子，你領三個女孩兒坐在簾內，觀他吟詠。」夫人聞
言，一把喚過韓香到跟前，與之說其緣故，叫他去請三位小姐整
妝到前廳，看那三個才子做詩；一面催廚下擺酒。華刺史自己走
到房中，向書架上取了三張錦箋，箋上都寫了詩題，題下限了
韻，一樣折得方方的，籠在袖中。又喚過韓香來，分咐道： 「外
面上席之時，你可攜了琵琶在簾內，聽我揮使。」韓香領命。

外面書僮進來稟道： 「大廳上酒席已擺設齊備了，屏門上的
湘簾已掛了，請老爺安席。」華刺史隨即起身，走到廳上，著院
子去請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上席。他三人忙整衣冠，喜
孜孜前來聽考，一齊來到廳上。華刺史也笑臉相迎，一個一個打
恭安席。

四人坐定，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見簾內隱隱躍躍，那香
氣一陣陣飛透出來，知道是三位小姐在內看他三人吟詠，他三人
一發添了許多詩興。酒過三巡，華刺史便向袖中取出那三張錦
箋，捏在手中，向張澄江、顧躍仙二人說道： 「老夫放肆了，拈
有三個題目在此，連青巖捨內侄也要請到一二。」

蔣青巖笑道： 「如此方見姑父公道。」華刺史道： 「老夫還
有一說，舍下有一義女，善彈琵琶，於今老夫著他在簾內，待三
位題目到手，令他彈一曲來陪，如曲終而詩不就者聽罰。」蔣青
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道： 「此事極妙，可作將來一段佳
話。」 （二十七）

她的聲音不像女孩般的細緻，卻有著獨特
的清脆，每個音調都像是在跳躍，讓跟她
說話的人，都可以感染到那份活潑的動
力。

「我是孟虎。」
「……」

沒聽到她的聲音，顯然他嚇到她了。
他忍住唇邊的笑意，繼續說：

「妳在想，該掛斷電話？還是假裝不
是崔幼晴？」

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學長，我祇
是沒想到你會打電話來。」

「聽說妳找到比權威更好的工作了？
」

「沒有比權威好，祇是剛好有一家化
妝品公司同時找我去上班，我想我以後拿
保養品可以用員工價，那我就賺到了，你
說是不是？」

「我們公司出產的產品妳也可以用員
工價。」他忍住笑意。

「學長，我不需要醫療產品，你就留
著自己用。」她調皮的反將他一軍。 「況
且，我也不懂什麼是生化科技，要是做不
好，不就丟了學長的臉？」

「妳不需要懂生化科技，要是連妳都
懂了，我不就沒飯吃？妳祇要會用電腦，
會整理資料，一切就沒問題。」

「學長，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還願
意打這個電話，我真的好開心。」

她嘴裡說是好開心，但，他可以想像
出她輕皺眉頭的樣子。

「既然妳決定了，我祝福妳，祝妳工
作順利。」

「謝謝。」
誰都沒有掛斷電話，她似乎還在等他

說什麼，隔了三秒之後，他才說： 「不客
氣。」

再隔了五秒，他才聽到話筒傳來嘟嘟
的短音。

心裡有微微的遺憾，也許她的選擇是
對的。

看來他要煩惱的是，得重新決定助理

人選。
「乾杯！」酒杯互

相碰擊，敲出清脆的聲
響。

小套房裡氤氳著酒
氣，熱鬧滾滾的慶祝崔
幼晴找到工作。

「千萬別再做三個
月就不做，妳要學會忍
耐。」曾瑪俐不是要潑
好同學冷水，而是給予
衷心的建議。

「放心，為了生活
著 想 ， 我 至 少 會 做 一
年。」加了冰塊的紅酒
真好喝，崔幼晴忍不住
又喝了一口。

她賺的錢有一部分
要上繳到媽媽那裡，連
失業的這幾個月她都還
是按月給媽媽一萬塊。
她 已 經 盡 量 省 吃 儉 用
了，但在有出無進的狀況下，才會把自己
逼到這種慘境。

「喂，那妳要不要找房子了？」曾瑪
俐試探著問。

「要，當然要！我要是再繼續待下
去，搞不好哪一天會被俞宇堂暗殺。」

「厚！妳臉皮這麼厚，要暗殺妳恐怕
得用原子彈吧？」

崔幼晴笑了，曾瑪俐也笑了，因為酒
精作用，兩個女人笑得花枝亂亂顫。一陣
大笑後，兩人好不容易才止住笑聲。

「說真的，臺北的房子好貴，瑪俐，
妳知不知道哪裡有便宜的房子可以租？」

「那還不簡單！宇堂的房租還沒到
期，妳直接搬去他那，然後他搬來我這，
你們兩個等於是交換房間，算妳佔到便宜
嘍。宇堂的房租才剛付過，我想他會看在
我 的 面 子 上 讓 妳 白 住 的 。 」

（九）

我呼了一聲： 「他本來就是——看來你的收
穫不少？」

齊白忙拍著皮兜： 「你要不要看看，我們可
以平分，很有點好東西！」

我歎了一聲： 「齊白，你好東西也夠多了，
偷盜各類古墓，就算你能避開種種凶險，畢竟不
是很體面的事情，可以收手，適可而止吧！」

齊白翻了翻眼； 「我祇當沒聽到，你以後也
不必說。我知道你不會希罕什麼，但那巨宅中，
有不少瓷像，極其精美，可以替代你被那醫生摔
壞了的那尊李白像！」

我搖了搖頭，自然而然道： 「如果由我要的
話，我寧願要那把寶劍，我相信那是古劍之中最
出色的了！」

齊白一聽，開始像是想笑我也不免貪心——
人總有一點貪念的，那柄寶劍實在可愛——可是
接著，他又現出古里古怪的神情來。

我忙問他： 「你弄開棺木之後，看到了什
麼？」

齊白 「嗯」地一聲： 「很普通，作為帝皇，
算是十分潦草，已經化成了白骨，可是……可是
……他真是……抹脖子死的，用一把極鋒利的利
器割頸，他的頸骨，也被割裂了一半！」

我陡然震動了下——剛才我還想到過這個問
題，立刻就被證實，那柄鋒利的寶劍，是不是就
是建文帝用來自殺的利器？ 我呆了半晌，齊白
也發著怔，過了好一會，他才道： 「如果建文帝
當年是用那柄劍自殺的，那麼這具人也有同樣的
行為，可知他……的行為，完全受建文帝當年的
行為所控制，就像……就像……」他一時之間，
舉不出適當的譬喻來，我接了上去。 「就像是不
同電腦使用了同樣的軟件，所作出的反應，就一
模一樣地重複一程式！」

剎那之間，我和他都感到了一股寒意，我的
思緒十分紊亂，但我還是在紊亂之中，理出了一
個頭緒來，我想到的是，一個人（任何人）的一
生記憶，如果成為一組程式，是一個可以被記錄
下來的軟件，那麼，理論上來說，把這種程式，
輸人另一個人的腦部，這個被輸入資料的人，就
會完全照那個程式來生活、思想行動！ 問題就
是，至今為止，似乎還沒有聽到什麼方法，可以
把人的記憶、思想獨立起來成為軟件，也沒有聽
說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另一個人的思想記憶輸入
另一個人的腦部之中，而且起作用。

這一類的事，勉強用實用科學來說明，所用
的名詞，就像書上一般所寫的那樣，但如果用傳
統的玄學方法來寫，就簡單得多，所謂思想記意
在人死了之後的存在，就是靈魂，被輸入上身，
整個過程，簡單之極，就是靈魂進入了一個人
體，自然這個人體的一切言行，都和那個靈魂一
樣了！

這種事，在古今中外的非正式記載中，曾有
過許多次，不過像 「建文帝」這一次，實在太特
出而已！

我一面在想著，神情自然也隨著我所想的而
發生變化，齊白是聰明人，一定知道我想到了古
怪之極的事，忙道： 「天，你想到了什麼？」
（七十七）


